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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妻⼦，典型的扶弟魔。

她弟弟，只⽐我⼥⼉⼤ 2 个⽉。对待⾃⼰弟弟，⽐对闺⼥还亲。

给钱给⼈给关爱，哪怕是伤及闺⼥了，也偏向⾃⼰弟弟。

这样的⽇⼦，我⼀天都不想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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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正在会议室⽤ PPT 做季度⼯作报告，放在座位上的⼿机嗡嗡嗡地响起来。

我⽰意助⼿帮我将⼿机拿出会议室，坚持着将报告讲完，才⻛⼀般地冲出去看⼿机。

果不其然是祝敏打过来的，连着七个未接电话和⽆数条带着感叹号的微信消息，像⼀道道催

命符，让我觉得窒息。

我⾛到公司僻静的⻆落，回拨了祝敏的电话。

很意外地，她没有⼤呼⼩叫，声⾳听起来疲惫⼜⽆⼒：

「现在再打过来⼲嘛，我都已经处理完了，真的是什么事都指望不上你。」

我顾不上她对我的奚落，询问她到底发⽣了什么事。

她烦躁地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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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能有什么事，当然是祝禧，这个熊孩⼦现在越来越没章法，上体育课的时候掀着⼀个⼥

孩的裙⼦要脱⼈家⼩短裤，正巧⼈家⼥孩妈妈来学校办完事没⾛，站在操场上看个正着。」

「你不知道我去了以后让⼈给训成什么样了，我这辈⼦都没被⼈这样骂过，丢死⼈了，以后

祝禧再惹⿇烦，还是你去吧，我丢不起这⼈。」

我踌躇了⼀会，还是决定旧话重提：

「早就跟你说过，祝禧的事只能交给咱爸咱妈管，他们才是第⼀监护⼈，你个做姐姐的，打

不得骂不得，说话也不好使，怎么管？我们有那精⼒不如多照顾照顾果果。」

「彭洋！」

祝敏突然声线上扬，厉声打断了我的话：

「我再说最后⼀遍，那是我弟弟，亲弟弟，我俩可是流着同样的⾎，你个外⼈最好少叨

逼。」

「外⼈」这个词像⼀枚钢针直扎我⼼，让我瞬间清醒，于是我很识趣地闭上了嘴。

我的沉默让祝敏觉得⽆聊，她没有再继续说什么，只叮嘱我早点下班回家，回去帮她处理那

⼀⼤摊⼦家事。

看，她就是这么⽭盾的⼀个⼈，⼀⾯训斥着我是外⼈，⼀⾯⼜让我帮她处理家事。

我⽆奈地叹⼝⽓，收拾东西去停⻋场取⻋。

从公司到家的路程⼀个多⼩时，我开得⻜快，本以为到家以后会有⼀场针对祝禧的批评⼤

会，没想到推⻔⽽⼊，却是⽆⽐祥和的⼀幕。

祝禧正被丈⺟娘姚桂枝搂坐在怀⾥边喂⽔果边打游戏，⽼丈⼈祝志国端着⼀个收⾳机在阳台

上听戏曲，靠近厨房的卧室⾥有祝敏轻微呵斥果果的声⾳透出。

这就是我的家，不，确切来说是我⽼丈⼈的家，我不过是个⻓久的寄宿者。

这个家⾥有⽼丈⼈祝志国，丈⺟娘姚桂枝，⼩舅⼦祝禧，然后是祝敏，果果，和我。

这样看看，其实祝敏骂我外⼈的那句话也挺对，除了我，他们其他⼈可真真都是⾎脉相连的

亲⼈。



我在⽞关处换下鞋和⾐服，将公⽂包放好，挽起袖⼦准备洗⼿做饭，瞥⻅餐桌上的杯盘狼

藉。

「哦，你们吃过饭了啊。」我喃喃。

丈⺟娘姚桂芝离我最近，她显然是听到了我的话，抬起头斜睥我⼀眼：

「今天祝禧放学早，回来就喊饿，等不及你回家做饭，我让你爸炒了⼏个菜先吃了。」

她伸了伸脖⼦，绕过我的⾝⼦看向餐桌：

「好⻓时间没下过厨，好像做的有点少了，你拾掇拾掇盘底应该能吃饱，再不⾏厨房⾥有泡

⾯，你⼀个⼈也不值当再单独做顿饭了。」

我勉强地牵动了下嘴⻆，露出⼀个笑，说：「我知道了妈，你忙吧。」

饥肠辘辘的肚⼦突然就不饿了，我挽起袖⼦将那狼藉的餐桌收拾⼲净，打开⽔⻰头开始刷

碗。

祝敏⼤约是听到了⽔声，啃着⼀个苹果从卧室⾛过来。

我惦记着祝禧的事，回头问她：

「学校那事跟⼆⽼说了？没批评教育下？」

「说了，也教育了。」

我⼀边拿起⽑⼱擦⼿⼀边说道：

「有效果吗？这种事⼀定要严厉批评，这可不是⼩事，他才多⼤就知道掀⼥⽣的裙⼦，这就

是耍流氓，不好好管教以后要出⼤事的。」

祝敏朝着我翻了个⽩眼，我知道她⼜嫌弃我⼩题⼤做，可有些话我还是想说到位：

「还有，跟咱妈说看电视剧的时候注意点，现在电视上动不动就是亲热的镜头，⼤⼈看了都

脸红，孩⼦看多了容易模仿。」

「电⼦产品最好也少让他接触，现在⽹上乱七⼋糟的什么都有，他⼜不会分辨是⾮，很容易

就学坏了，我觉得掀裙⼦这事他⼋成就是从⽹上学的。」



「彭洋！」

祝敏⼜开始恼了，狠狠地将⼝⾥刚咬下的苹果朝垃圾桶⼀吐：

「你有完没完了，⼀⼝⼀个掀裙⼦，都跟你说了教育了，回来就教育了，祝禧都说了以后会

改，你还想要什么效果？打⼀顿？那你得先问问我爸我妈同不同意。」

她突然拔⾼的声⾳将客厅⾥⼏个⼈的⽬光都聚拢过来，先是姚桂芝不满地瞪我⼀眼，然后⽼

丈⼈祝志国踱着步⼦⾛到祝禧的⾝边，抬⼿揉搓着他的头：

「多⼤点事，现在的学校啊就是⼤惊⼩怪，他⼀个⼩孩⼦能有什么坏⼼思，那不就是好奇

嘛。」

说完似乎⼜想起应该给我个台阶下，所以继续说道：

「祝禧啊，跟姐夫说咱以后不⼲这事了，知道吗？等⻓⼤了再⼲，⻓⼤了就没⼈管你了。」

这样避重就轻的谈话让我有些⽆语，我摇摇头，⽆奈地退回到⾃⼰的卧室。

卧室⾥果果正在做⼿抄报，我站在她⾝边看了⼀会，拿起旁边⼀幅已经画好的：

「这个周末⽼师布置了两份⼿抄报吗？」

「不是呀爸爸，这个是帮祝禧舅舅做的，我的早就做好了。」

我「哦」了⼀声，拍了拍果果的⼩脑袋，坐在床边看她继续画。

灯光下果果稚嫩⽽认真的脸庞让我⼼⾥⼀下⼦宽慰起来，我轻轻吐出⼀⼝⽓，劝诫⾃⼰少管

闲事，只要我的果果健康平安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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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天是周末，两个孩⼦的兴趣班都排在下午，我有意让果果多睡会觉，所以轻⼿轻脚地起

床，去厨房准备⼀家⼈的早餐。

淘⽶，洗⽶，切丝，拌菜，最后蒸上⼏个红⾖馅的⼩馒头，这套流程做了快⼗年，我闭着眼

都能完成。

碗碟收拾上桌，看看时间姚桂芝和祝志国晨练也快回来了，就打算去祝敏的卧室喊她起床。



祝敏从三年前就不⼤跟我和果果⼀个卧室睡了，她现在和祝禧睡。

祝禧原本是和姚桂芝睡⼀个屋的，但是祝禧睡觉不⽼实，⼀晚上蹬被⼦⽆数次，姚桂芝就抱

怨她本来睡眠就不好，每天夜⾥还要不时地醒来给祝禧盖被⼦，这让她很吃不消。

于是祝敏就⾃告奋勇地接下了陪祝禧睡觉的任务，丢下了⽐祝禧还⼩两个⽉的果果不管不

顾。

我推开祝敏的房⻔，发现床上只有祝敏，祝禧那个位置空空的。

我正纳罕，突然就听到我的卧房⾥传来果果的惊叫声，我以为她⼜梦魇了，拔腿就往卧室

跑。

没想到却让我看到了⽐梦魇更让⼈可怕的⼀幕。

祝禧正半跪在床上，⼀只⼿摁着果果的肚⼦，⼀只⼿在往下扯她的⼩短裤，果果吓得⼿脚乱

扑腾，他⼀边呵斥着不要动，⼀边还⽣⽓地朝着果果脸上吐⼝⽔。

我的脑⻔轰⼀下就炸了，我扑上去像抓⼩鸡仔⼀样抓着他的脖颈提溜起来，照着他的脸狠狠

地扇了⼏巴掌，然后⼀脚将他踹到⻔⼝。

「砰」的⼀声，祝禧狠狠地跌倒在地，他稍⼀愣怔，紧跟着就发出振聋发聩的嚎叫。

与此同时，我听到⼤⻔打开的声⾳，姚桂芝和祝志国惊呼着快步朝这边跑过来。

我已经顾不得那么多了，⿇利地给果果穿好了⾐服抱在怀⾥，⼀边安慰她⼀边冷冷地看着⻔

外。

姚桂芝和祝志国⼀边喊着「⼩祖宗哎⼩祖宗」，⼀边抱起祝禧上下查看着伤情，祝敏穿着睡

⾐慌慌张张地跑过来问：「怎么了怎么了？」

祝禧哭得上⽓不接下⽓，他⽤⼿指着我，断断续续地说：

「他……他……他打我……踢我……疼死我了，你们快打他啊。」

姚桂芝⼀听这话可了不得，她骂骂咧咧地起⾝，撸了撸袖⼦，凶神恶煞地就冲着我扑过来。

我将怀⾥的果果往床的另⼀侧⼀放，不慌不忙地站起⾝，在姚桂芝即将扑上来的时候猛⼀躲

闪，她扑空撞上床尾的⽊质⾐架，磕到了下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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疼痛让她的两眼顿时蓄满了泪，她抹⼀把脸，⼲脆两腿⼀伸，拍着⼤腿开始嚎叫：

「打⼈啦，反天啦，我家⼥婿打⼈啦！」

祝志国⼿⾥还拿着晨练的那把⽊剑，⽓得⼿哆嗦：

「彭洋，你⼀个⼤男⼈对个孩⼦动⼿，还下这么重的⼿！你看你把他脸打成什么样了？他做

了什么伤天害理的事情吗？你不跟我说个理由我第⼀个不放过你！」

祝敏也怒⽓冲冲地冲过来：

「彭洋，你敢对我妈我弟动⼿，反了你了是吗？」

我冷笑，指着地上撒泼打滚的祝禧说道：

「你让他⾃⼰说他都⼲了什么？」

祝禧不理我，依然趴在地上拉扯着祝志国的裤脚叫嚣：

「打他，打他，打死他！」

我鼻⼦⾥发出⼀声哼，对着祝家三⼝⼈说道：

「他不说，我来说！他⼤早上跑到果果的床上扒果果的⼩短裤，我今天要是晚来⼀步，我的

果果指不定遭遇什么！这算不算伤天害理？我该不该教训他？」

我指着祝敏：

「你是果果的妈，你说，我该不该教训他！」

祝敏没⻅过我这样失控的样⼦，她嗫喏着不敢开⼝。

⼀直在地上撒泼打滚的祝禧突然从地上站起来，以极快的速度扑到我⾝上，照着我的胳膊咬

下去。

他发了狠地咬，嘴巴⾥发出狼狗般的撕吼，我⼀时挣脱不掉，索性⽤⼒掐住他的脖⼦，逼迫

他松⼝。

分开的瞬间，我看到他嘴⻆上的⾎，和我⼿臂上深深的两排⽛印。



他咳嗽了好⼤⼀会，待⽓息喘匀，⼜恶狠狠地看向我，眼睛迸射出和这个年龄不符的仇恨：

「这整个家都是我的，你们所有⼈都是我的，我在学校看别⼈的不⾏，我在家看果果的为什

么不⾏，你凭什么管我？你算⽼⼏，你个倒插⻔！」

「倒插⻔」三个字⼀出⼝，在场的所有⼤⼈都愣住。

这样的⼀个词从⼀个⼗岁的孩⼦嘴⾥这么顺溜的说出⼝，显然已经熟稔于⼼，⽽为何这般熟

稔于⼼，必然少不得⼤⼈在背后的多番嚼⾆。

我突然就没了争执下去的念头，从抽屉⾥拿出好⼏⽀创可贴贴在被咬处，然后⾛到祝敏的跟

前，朝她伸出⼿：

「银⾏卡还我。」

祝敏⼀愣，显然没明⽩我的意思。

「银⾏卡，给我！」

我⼜怒吼⼀声，祝敏吓得⼀哆嗦，赶快去抽屉找出来放在我的⼿上。

「从今天开始，我和果果搬出去住。你，随意！如果你觉得祝禧⽐果果更需要你，你可以继

续留在这个家⾥。」

我说完便从床底拖出⼀个⾏李箱，开始收拾我和果果的东西。

⼀直坐在地上拍⼤腿骂街的姚桂芝突然冷笑起来：

「呦，翅膀硬了想⾃⽴⻔⼾了啊，那⾏，把这些年的房租算算交上吧，咱家也不是搞慈善

的！」

我⼿⾥的动作⼀顿，脸上浮现⼀个轻蔑的笑，敢跟我玩这⼀⼿，没在怕的。

「那⾏，妈，你要这么算，也请您⽼⼈家算算我在这个家做了这么多年免费保姆该给我结多

少⼯钱？包括每天三顿饭，打扫卫⽣，疏通下⽔道，修理电器，哦，还有您⽼⼈家⽉⼦期间

不舍得花钱请⽉嫂，将洗尿布的⼯作分派给我，这钱也好好算算。」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祝禧从上幼⼉园以来，所有的⾐⻝住⾏都是我操持的吧，这笔钱您⽼

也好好算算。算好了列个清单，咱们好两清。」



姚桂芝脸上⻘⼀阵⽩⼀阵，祝敏开始出来打圆场：

「彭洋，你瞧你认真的，咱妈那是想留你，故意这么说吓唬你呢，你还当真了，真是不经

逗，好了没事了昂，⼀会我再训训祝禧，熊孩⼦不听话。」

她⼀边说⼀边上来想要将我装在⾏李箱的⾐物⼜放回去，被我制⽌：

「祝敏，我说得很清楚了，我很久以前就说过要搬出去住，你不同意，这次我不会再妥协

了，就算没有果果今天这事，我也早就不想在这个家⾥待着了。」

祝志国将⼿⾥的⽊剑墩得咣咣响：

「让他⾛，让他⾛，看他能翻出什么花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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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同事的帮助下顺利地找到了房⼦，是个两室⼀厅的新房，房内整洁明亮，家具⻬全。

最重要的是，房东开的助学园就在楼下，这样极⼤地节省了我每天奔波接送果果的时间。

我对房⼦很满意。房东似乎对我们这个租客也很满意，尤其喜欢果果，她穿着⼀⾝淡紫⾊的

连⾐裙，和果果说话的时候会特意蹲下⾝⼦，细⼼聆听。

我拿出银⾏卡交房租时，才发现我卡⾥的钱远没有我认为的那么多，⾄于为什么这么少，不

⽤说就是被祝敏拿去偷偷补贴姚桂芝⼀家了。

难怪每次我问祝敏存款够不够⾸付的时候，她总是⽀⽀吾吾不肯说，她是打⼼眼⾥就不希望

我出去买房，她就是想把我拴在那个家⾥当⽜做⻢，供⼀家⼈⽀使。

没有哪个男⼈会⼼⽢情愿⼗年如⼀⽇地住在⽼丈⼈家的房⼦⾥的。

我和祝敏谈婚论嫁的时候，也明确地表⽰过，先出去租⼏年房⼦，我们两个努⼒打拼⼏年，

买个房⼦应该还是很有希望的。

那时候祝敏还是家⾥的独⽣⼥，不过国家打算放开⼆胎政策的消息已经是满天⻜，很多独⽣

家庭的⽗⺟都在跃跃欲试，不论年龄。

祝敏的⽗⺟就是这些跃跃欲试的⼈们当中的⼀份⼦。



可是他们当时并未将这种想法告知我们，反⽽为了阻⽌我们在外⾯租房，哄骗我说，他们就

祝敏⼀个孩⼦，搬出去家⾥怪冷清，不如住⼀起，热闹⼜省钱，还能相互照应。

我没招架住祝敏和他⽗⺟的轮番劝说，最终住进了他们家，成了我⽼家⼈⼝中的倒插⻔。

关于倒插⻔这三个字，我曾经专⻔查究过，⼥招婿，⼦⼥随⺟姓才叫倒插⻔，⽽我不过是暂

时寄住⽽已，压根不沾边。

可是那些⼈不管，他们笑话我，你都住到⽼丈⼈家⾥了还不叫倒插⻔？你天天伺候的是你⽼

婆的爹妈还不叫倒插⻔？有能耐你⾃⽴⻔⼾搬出来住啊。

这⼗年来买房⼦的念头⼀次次在我的脑海⾥冒出，⼜⼀次次被现实击败，我从没有料到过，

短短⼏年，这座城市的房价已经翻了不知道多少番，再也不是我能企及的了。

我和祝敏结婚后的半年，我的丈⺟娘姚桂芝宣布已怀孕三个⽉，⽐祝敏肚⼦⾥的孩⼦早了近

两⽉，惊得我⽬瞪⼝呆。

祝敏最开始也是不能接受的，她也曾试图反对，可她经受不住姚桂芝眼泪汪汪的哭诉：「以

前想⽣不能⽣，现在政策放开了，怎么也要给⽼祝家留个后，不然没脸⻅祝家先⼈啊！」

甚⾄为了安抚祝敏，姚桂芝主动提出将⼀处⼆层的⻔⾯房过⼾到我俩的名下。

祝敏最终还是接受了这个不知是喜还是悲的事实。

也就是从那个时候起，我成了这个家⾥最忙碌的⼈，做饭洗⾐收拾家务，不论在公司有多

累，回家都要⼀番忙活。

我⼀个⼤男⼈，伺候的第⼀个⽉⼦不是祝敏的，⽽是丈⺟娘姚桂芝的。

姚桂芝早祝敏两个⽉⽣产，她怕花钱不肯请⽉嫂，说家⾥三个⼤⼈呢，轮换着使，怎么熬不

出个⽉⼦来。

可结果呢，祝敏以怀孕后期⾝体沉重为由每天赖在沙发上不肯动，⽼丈⼈祝志国抱着他的收

⾳机对姚桂芝的指使装作听不⻅。

只有我，帮她炖汤，煮粥，洗尿布，所有我能⼲的都⼲了。

那段时间真的是我⼈⽣中最昏暗的时刻，⽩天在公司忙忙碌碌，晚上回到家依旧忙忙碌碌，

我忙得差点得了抑郁症。



后来孩⼦渐渐⼤起来开始上学了，精⼒上是不⽤那么⾟苦了，可⾦钱上的付出接踵⽽⾄。

姚桂芝和祝志国是本地⼟著，除了这套房⼦还有⼀个⻔⾯，他们两⼝⼦的收⼊就指着那个⻔

⾯出租，起先⽇⼦过得还算轻松。

可是有了祝禧以后这点收⼊就捉襟⻅肘了，两⼝⼦⼜懒，瞧不起打零⼯的，便把⽬光投向了

我和祝敏。

我不知道他们这次是⽤什么⽅法给祝敏洗的脑，让祝敏这样毫⽆怨⾔地对祝禧付出，仿佛那

才是她的孩⼦。

好吃的永远是祝禧先吃，好玩的也要祝禧挑完果果才能去拿，就连果果⾃⼰的⽣⽇，蜡烛也

要祝禧先吹灭吹过瘾了果果才能再点着继续吹。

吵架了永远都是果果的错，不开⼼了就要拿果果的玩具撒⽓，成绩考不好回家就把果果的试

卷撕个稀巴烂，粘都粘不起来。

四年级的时候学校推荐夏令营，在预算有限的情况下，祝敏毫不犹豫地将最好的那个豪华七

⽇游名额给了祝禧，⽽果果只能参加本地的游学会。

好在我的果果懂事，她在我的不断开导之下开朗⼤⽅，每天⼼理健康地成⻓着。

我从房东⼿⾥接过钥匙，领着果果⼀步步地⾛向我们的新家。

房⻔打开的那瞬间，果果欢呼着跳跃，她⼤喊着对我说：「爸爸，这⾥真的只属于我们吗？

我想跳可以吗？我⼤声唱歌可以吗？我把我画的画贴在墙上不会再有⼈撕坏了吗？」

我笑中带泪地点头，我的果果，我⼩⼩的可爱的果果，终于不⽤再每天看着别⼈的脸⾊委曲

求全了。

安顿好了果果，我向公司申请了调岗，从售后服务经理摇⾝⼀变，成了⼀名业务员。

我想为我和果果的未来再努⼒拼搏⼀次。

4

搬出来两个⽉了，每天上班下班，照顾果果，从⼀开始的⼿忙脚乱到现在的应对⾃如，我觉

得浑⾝充满了⼲劲，也对未来充满期待。

这两个⽉⾥，祝敏⼀次都没来看望过果果，我知道她是在赌⽓，赌我早晚有⼀天会回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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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时间我也会在夜深⼈静的时候思考我们的婚姻，思考祝敏在我们⻓达⼗年多的婚姻⾥

到底扮演了⼀个什么样的⻆⾊。

她给了我最初的温暖和归宿，给了果果⽣命，其他的，再没有了，只剩冰冷和失望。

她从没有在我⼼⼒交瘁的时候给过我⼀句安慰，也从没有在果果夜⾥梦魇时送上温暖的怀

抱。

她只会有样学样地跟着姚桂芝指责我对这个家的不尽⼒，当我尽⼒的时候她们⼜拧着眉头斥

责我管得太宽，骂我是个外⼈。

她把我⾟苦挣的每⼀分钱都⼤⽅地花在姓祝的⼀家⼈⾝上，给果果和我买的，永远都是换季

的旧款。

她像⼀枚深深扎在我⾝上的针头，贪婪地将我的新鲜⾎液源源不断地供给她⾝后的那个⼤家

庭，不死不休。

我在⿇⽊了⼗多年后，终于在疼痛中清醒，现在，我想拔掉这枚针头了。

我开始思索该以怎样的⽅式给祝敏提离婚的事情，没想到祝敏的电话倒是先打过来了。

她在电话⾥的声⾳急切⼜慌乱：

「彭洋，快到中⼼医院来，快，多带点钱！」

那时候我正准备带果果去动物园，听到她这样慌乱的语⽓，赶紧将果果托付给楼下助学园⾥

的房东，开⻋便往医院跑。

我找到祝敏的时候，她正⼀个⼈在医院⻔⼝焦躁地踱步，我喊了她⼀声，她像⻅到救命稻草

般向我扑过来。

我问她怎么回事，谁住院了。

祝敏有些胆怯地看了我⼀眼：

「是祝禧，把楼下⼋个⽉的孕妇从楼梯上推下来了，⼤出⾎正在⾥⾯抢救。」

我⼀听脑⼦就炸了，这不是杀⼈是什么？这种孩⼦多可怕！

「祝禧呢，爸妈呢，怎么就你⼀⼈在这⾥？病⼈家属呢？」



「妈带着祝禧藏起来了，怕病⼈家属打他，爸叫我给你打电话过来，去跟⼈协商赔偿。」

我⽓愤得⼀拳打在医院旁边的柱⼦上，忍不住发出⼀声咒骂：

「这他妈的都什么时候了还想着藏起来，现在最重要的不应该是让那个熊孩⼦跪在⼈家跟前

求原谅吗？到底他犯多少次错误你们才能认识到事情的严重性？这不是淘⽓，不是顽⽪，是

坏！是犯罪！」

六神⽆主的祝敏被我吼得当场哭起来，引得众⼈纷纷侧⽬，我顾不上她，转⾝向⼿术室跑

去。

⼿术室外围了很多⼈，我扒拉开⼈群才看⻅⽼丈⼈祝志国正跪在⾥⾯，声泪俱下地求着孕妇

的家⼈：

「⼩孩⼦不懂事，冒失了，你们⼤⼈有⼤量，⾼抬贵⼿原谅我们这⼀次吧。」

⼀个貌似孕妇⽼公的男⼈照着祝志国的胸⼝踢了⼀脚：

「我告诉你⽼头，你最好保佑我⽼婆孩⼦没事，要不然我跟你家没完，你⽼来得⼦宝⻉得要

命不是吗？那我就在这⾥告诉你，除⾮你能藏他⼀辈⼦，要不然早晚叫我收拾了。」

他说完还打算再踢上⼀脚，被⾝边⼈拦下，说犯不着对他动⼿，万⼀再被讹上可就说不清

了。

我知道现在不是谈赔偿的时候，为了不激起病⼈家属更⼤的恨意，我什么也没说，搀起祝志

国，坐在了⼀旁的⻓凳上，⼀起等待⼿术室的消息。

也就是这个时候，我这才从这些⼈的闲谈中拼凑出整个事情的来⻰去脉。

原来在我和果果搬⾛以后，祝禧将那间空着的房⼦改成了⾃⼰的活动室，每天只要不上学就

在家⾥打球跑步跳跃，⼀闹腾就到了晚上⼗⼀⼆点，给楼下邻居造成了极⼤的噪⾳困扰。

楼下邻居上来就噪⾳问题沟通了好⼏次，特意说明⾃⼰家⾥有孕妇，需要静养，祝志国最开

始态度还算不错，每次都笑着应承说下次注意。

可是每次去沟通后邻居都发现噪⾳⽐上次更甚，不仅有拍球跳跃的声⾳，还多了故意拖凳⼦

砸地⾯的声⾳。

两家⼈因此⽣了嫌隙，好⼏次差点动⼿，还惊动了警察，然⽽警察对噪⾳扰⺠的处理也只能

以劝说为主，对祝禧并没有实质性的约束，反⽽加重了他内⼼的敌对情绪。



他回报给楼下的，是更⼤的噪⾳。

出事这天是周末，楼下男主⼈不在家，怀孕⼋⽉有余的⼥主⼈睡觉被吵醒，⽓愤不已地找上

楼来。

祝志国那时候正在活动室陪祝禧玩，听到敲⻔声就嘟囔了⼀句：

「肯定⼜是楼下的找上⻔了，真是烦死了，在⾃⼰家也要管，想安静去住别墅啊！」

祝志国⼀边抱怨⼀边出去应付邻居，哪想被祝禧抢先⼀步冲了过去，开了⻔就和楼下孕妇吵

起来。

⼤⼈和⼩孩⼦是讲不通道理的，不知道孕妇是说了什么难听的话惹怒了祝禧，还是祝禧早就

对她积怨已深，他猛地⼀伸⼿，将孕妇整个⼈往楼梯推去。

孕妇从⼗⼆三层的台阶上滚落，当场休克。

祝志国吓得⼀边拨打了 120，⼀边让姚桂芝赶紧带着祝禧找个地⽅藏起来，千万别露头。

我叹⼝⽓，摸出⼿机给房东打了个电话，说明了下情况，拜托她帮我照顾下果果，我可能今

晚回不去。

房东没有⼀丝犹豫地就答应了，叮嘱我有事就去办，不⽤惦记果果。

我⼼⾥升起⼀股暖流，发⾃内⼼地说了声谢谢。

5

时间⼀分⼀秒过去，对每个等在⼿术室外的⼈都是⼀种煎熬，孕妇的妈妈⼏次想要冲过来打

祝志国，被众⼈给拦下后，瘫坐在椅⼦上抹着泪骂祝志国：

「你这么⼤年纪了赶那个时髦⼲什么，⽣了你倒是养啊，你倒是好好教育啊，⽣⽽不养你留

着这么个东西祸害四邻吗？」

祝志国被骂得脸上挂不住，却依然讪讪地辩解：

「孩⼦还是⼩，不懂事，⼤了就好了。」

孕妇的妈妈还要骂，⼿术室⼀直亮着的灯突然灭了，⻔随即打开，孕妇的亲⼈们站起来⼀窝

蜂围住了⻔⼝。



「⼤⼈孩⼦都平安，是个男婴，因为早产体征有些不稳，需要⻢上送往⼉保科，家属来签个

字。」

等待的⼈群⾥发出连连惊喜，孕妇的妈妈双⼿合⼗，眼泛泪光。

我⻓⻓地吁了⼀⼝⽓，⼼⾥的⼀块⽯头放下。

接下来就是谈赔偿，因为索赔⾦额过⼤，双⽅都不肯妥协，最后聘请了律师，法院判定对⽅

⼤⼈婴⼉住院期间的⼀切费⽤由我⽅承担，另赔偿⼗万元。

祝敏和祝志国骂骂咧咧地从法庭出来，回到家发现姚桂芝已经带着祝禧回来了，祝志国⼀扫

刚才的怨⽓，抱着祝禧上下打量：

「这⼏天在外⾯可受苦了，脸⼉都瘦了，快让你姐煮排⻣汤给你好好补补。」

我刚想插嘴让他们通过这件事情好好教训下祝禧，转念⼀想，他们这般舐犊情深，⼜哪⾥肯

听我的劝，再说，我⻢上就和他们没有任何⽠葛了，还是不要落下埋怨的好。

我趁着祝敏在厨房忙活，郑重其事地向她提出了离婚。

这样的⼀家⼈太可怕，我⼀刻也不想再和他们有任何关系。

祝敏⼤约是觉得⾃⼰的⽿朵坏掉了，⼀遍遍地问我：「你说什么，你再说⼀遍？」

我于是⼜说道：「祝敏，我要和你离婚！」

祝敏这回终于听明⽩了，她脸⼀拉，操起⼿边的锅铲就照着我的头打过来：

「离婚？吃我家的喝我家的住我家的，还敢跟我提离婚！出去两天⻓能耐了是吧！」

我抓住她挥过来的锅铲，⼀字⼀顿地告诉她：

「这婚我离定了，不同意就法院⻅。」

我甩开她，越过⻔⼝的那⼀家三⼝，拂袖⽽去。

⾛到楼梯拐⻆处，透过尚未关严实的⻔缝，我听到姚桂芝对着祝敏呵道：

「这婚不能离啊，离了咱们这⼀⼤家⼦谁养活，你快去追他，住他那⾥，赖着他！」



我⼼⾥冷哼⼀声，加快脚步下楼。

祝敏果然是最听她妈话的，我们搬出来两个⽉的时间她都没有来过，可她妈⼀句话，她便在

当天的傍晚就摸到了我的家⻔⼝。

我堵着⻔不让她进。

她罕⻅地从包⾥拿出个发卡来，朝着屋内喊：

「果果，果果，妈妈来了，妈妈给你买了漂亮的发卡，快来看看呀。」

在客厅背对着她画画的果果动都没动⼀下。

祝敏⼜拉下脸：

「你这个⼈真的是坏⼼肠，你教唆果果不认我这个妈妈吗？」

我冷笑：

「你也知道你是个当妈的？果果⻓这么⼤，你抱过她⼏次？你为了照顾祝禧，两个⽉就让果

果断奶，你可真伟⼤。」

「你给她剪过⼿指甲吗？你给她绑过辫⼦吗？你知道她⻓过龋⻮疼得晚上睡不着吗？她肺炎

住院打针，别的⼩朋友疼得喊妈妈抱的时候，你⻅过她眼⾥羡慕的泪⽔吗？」

「你根本就不配当果果的妈妈，你⾛吧，回到那个需要你的家去吧，我们这⾥不需要你。」

我说完不等祝敏反应便「砰」的关上了⻔，呆⽴⽚刻，突然看到画板前的果果肩膀抖得厉

害。

我急忙上前，轻唤她的名字。

果果回头，脸上挂满了泪珠。

原来孩⼦⼼⾥什么都懂。

果果的泪⽔更加坚定了我要离婚的决⼼。

我以最快的速度向法院提起了离婚申请，然⽽第⼀次开庭因为祝敏声泪俱下以假乱真的忏

悔，法院并没有判决准予离婚，⽽再⼀次起诉只能等到六个⽉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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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些⽓馁。

我约了葛伟喝酒，他是我来这个城市后第⼀份⼯作的上司，虽然后来他另起独灶，我们的友

情却丝毫没断。

⼏杯酒下肚，葛伟看出了我的情绪不对劲，再三追问下我向他吐露了我的⼼声。

我说：「这婚必须离，不然我总要给那⼀家⼦擦屁股，永⽆天⽇。」

葛伟问：「她为何不肯离呢，难道是还念旧情？」

我嗤笑：「屁，还不是怕离了以后没⼈养她们那⼀家，⼀家⼈都是吸⾎⻤，除了我上哪再找

第⼆个冤⼤头。」

葛伟「哦」了⼀声：「原来是为了钱啊。」

他思索⼀会，⼜问我：「你丈⼈家是住贵阳路那边的⼩区吧，挂你夫妻俩名下的那个⻔⾯是

不是在河东路菜市场？」

我点点头。

他便兴奋地猛拍⼤腿：「这就好办了，你等着，我给你想办法，不出⼀个⽉绝对会让她求着

和你离婚。」

我再三追问，他缄⼝，说要给我个惊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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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没想到祝敏真的这么快就主动来找我谈离婚的事，⽽且就直接约在了⺠政局。

她趾⾼⽓扬地从包⾥掏出⼀张纸甩在我的⾯前：

「你不是要离婚吗？把这个签了就离！早离早拉倒。」

我拿起来看，是⼀份离婚协议，协议⾥约定孩⼦存款和⻋⼦都归我，她名下的那套⻔⾯我不

许染指。

我轻笑，提起笔就签了字。



她像是有⼗万⽕急的事情，离婚证刚到⼿就窜出⻔去，我紧跟着赶过去，看到她上了⼀辆红

⾊的宝⻢⻋。

⻋⻜驰着从我眼前驶过，我依稀觉得那个开⻋的⼈有些眼熟，似乎在哪⾥⻅过。

没等我细想，葛伟的电话就打过来：

「怎么样，离了没？」

我低头看了看还攥在⼿⾥的离婚证，应了⼀声。

「那⾏，离了就好，再不离我弟弟就要当苦⼒累死了。那晚上出来喝⼀杯？正好谢谢⼤功

⾂。」

我被他说的⼀愣，弟弟？⼤功⾂？

没等我回过神，⼿机有消息进来，我看到是祝敏发来的，便先挂掉了葛伟的电话，约好⼀会

再联系。

祝敏微信⾥说，既然离婚了就别再有⽠葛，让我今天下午抽空回去把我和果果所有的东西都

清空，过期不候。

这样迫不及待的样⼦，更让我好奇葛伟到底⽤了什么⽅法让她离得这样⼲脆。

我从学校接了果果，去那个房⼦搬东西，之所以带上果果，是因为⾥⾯还有许多她喜欢的玩

具，上次搬家匆忙没能带出来，果果⼀直念念不忘。

为了速战速决，我⼜专⻔给葛伟打了个电话，让他过来帮忙收拾。

敲⻔进去，姚桂芝和祝志国都没给我好脸⾊，不过当姚桂芝看到我⾝后的葛伟时，眼睛倒是

⼀亮：

「咦，这⼩伙⼦怎么看着这么眼熟呢？」

葛伟笑哈哈地打太极：

「⼤娘，我这叫⼤众脸，和谁都像，外⾯收破烂的⼤爷也说看着我眼熟，真愁⼈。」

我领着果果在房间⾥四处找玩具，祝志国⾛到在阳台打游戏的祝禧跟前说：



「祖宗，快去看着点，别让他们把你的玩具拿⾛了。」

祝禧⼀听，赶紧放下⼿⾥的平板电脑，跟在果果后⾯不错眼珠地盯着，果果想要拿什么他便

抢先⼀步跑过去抱住，然后恶狠狠地瞪着果果。

我叹⼝⽓，对果果说：「只拿对⾃⼰有纪念意义的东西就⾏，其他的爸爸可以再重新给你

买。」

果果点点头，⽬光落在⻆落⾥的那台电⼦琴上。

那是果果上特⻓班参加⽐赛的时候拿到的奖品，⽼师亲⾃送给她的，她⼀直珍惜得要命。

⼤约是抱着志在必得的想法，这⼀次果果率先跑过去抱起了电⼦琴，反应过来的祝禧晚了⼀

步，慌忙将⼿⾥的其他玩具放下，冲过来就要抢。

我忍⽆可忍，挡在了果果前⾯。

祝禧⼀愣，眼⾥闪过恐惧，脚步不⾃觉地往后退，⾃上次被我狠狠揍过⼀顿后，他对我就有

了⼏分畏惧。

看来熊孩⼦也不是天不怕地不怕的。

我尽量好声好⽓地对祝禧说道：

「这个就让果果带⾛吧，其他的都留给你。」

祝禧狠狠地瞪我⼀眼，转⾝跑到姚桂芝的⾝边，开始发号施令：

「你去给我抢回来，快去！那是我的，所有的都是我的，⼀个也不许拿！」

他⼀边吼着⼀边使劲地往前推搡姚桂芝，姚桂芝起先还好⾔好语地哄着果果将那琴放下，后

来⻅没有效果也失去了耐⼼，突然就对着果果吼起来：

「你个不省⼼的丫头⽚⼦，⾮要和你舅舅争抢什么，难怪你妈不喜欢你，⼩倔种！」

果果的眼⾥露出了惊恐的神⾊，⼩⼩的⾝⼦往我的⾝后躲了躲，⼿⾥却依然紧紧地抱着那台

电⼦琴。

我侧过⾝拉住了她的⼩⼿：



「好果果，拿好你的琴，我们回家。」

然⽽第⼀步还没迈出去，⾝后突然传来「砰」的⼀声巨响，纵然我⼀个成年⼈也依然被吓得

⼼⾥⼀阵胆颤。

我回头，祝禧正举着⼀个球棍，发疯⼀样地东砸西砸，发出巨响的正是⾸当其冲的玻璃茶

⼏。

他⼀边砸⼀边嚎：

「让你们拿！让你们拿！让你们不听我的！让你们不给我抢回来！」

他的第⼆棍⼦砸在了冰箱上，冰箱⻔⽴⻢凹出⼀个坑，他⼜⼀棍⼦砸在了餐桌上的⽅形⻥缸

上，⻥缸破裂，⽔哗哗流了⼀地，原本活蹦乱跳的⼩⾦⻥⽴⻢扑腾着⾝⼦挣扎起来。

姚桂芝尖叫着最先扑上去企图稳住祝禧，可她忽略了⼀个⼀百⽄⼗岁男孩盛怒时爆发出来的

⼒量，祝禧只⽤⼿肘⼀推，姚桂芝就踉跄着倒地。

她早已经顾不上⾃⼰，爬起来继续扑，最后她半跪在地上，双⼿牢牢钳住了祝禧的⼀只胳

膊，祝志国也趁机上前抓住了他⼿⾥的球棍。

他动弹不得，怒⽓更胜，拔⾼了声⾳，⽤⼿指着我和果果喝道：

「给不给我放下？不给我放下我把这个家都给砸了！到时候都让你们赔！」

姚桂芝突然在他脚下嚎叫起来：

「⼩祖宗，别砸了，砸了也是咱家⾃⼰花钱买新的。别砸了，你想要啥我都给你买。」

我将吓得哭起来的果果搂在怀⾥，⽰意葛伟继续⾛，不要停留。

⼀直⾛到楼下，果果才平复下来，我牵着她的⼿，刚想要说点什么话安慰她，突然听到楼上

似乎传来⾼声叫骂的声⾳，我下意识地抬头。

祝禧正半个⾝⼦探出窗外，似乎在寻找什么，突然他的⽬光定位在我和果果⾝上，随后不⻅

了。

我正纳罕，祝禧下⼀秒⼜突然出现在窗⼝，他两只胳膊在费⼒地举着什么，突然双臂⼀展，

⼀个只看得清轮廓的物体便急速地朝着我和果果头顶的⽅向砸过来。



我下意识地拉着果果倒退，踩到了后⾯⼈的脚，我想⾼声呼喊让周围的⼈都让开，可是已经

来不及了。

重物擦着我的肩膀砸向了⼀个戴眼镜的⼥孩，⼥孩连哼都没来得及哼⼀声，就以⼀个诡异的

姿势软绵绵地倒在了我的眼前。

玻璃七零⼋落碎了⼀地，混着⼏只红⾊⼩⻥的⼫体。

祝禧为了泄愤，竟然将刚才被他砸裂的那只⻥缸整个扔了下来。

⼩区⾥顿时乱作⼀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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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抛物后的第⼗天，祝敏找上了我。

她憔悴得厉害，连嗓⼦都是哑的，她嗫喏着开⼝，向我借钱：

「我把我妈那房⼦都卖了，还是不够那个⼥孩的治疗费，现在是真的没办法了才找你，你先

借给我吧，先给我⼆⼗万。你放⼼，等那个⻔⾯房拆迁赔了钱，我⽴⻢就还给你。」

「拆迁？」

我⼀愣。

她⾯上⼀惊，似乎是意识到⾃⼰说错了话⼀样，对着我尴尬⼀笑。

我并没有深究下去的兴趣，毕竟那已经和我⽆关了。

「祝敏，对不起，不是我不想帮你，我实在是⽆能为⼒了，上次你弟弟将⼈推下楼梯，⼤⼈

孩⼦住院费加赔偿合计起来将近三⼗万，全是从我卡⾥划出去的。」

「现在我有多少存款你应该⽐谁都清楚吧，不然你也不会在离婚的时候这么⼤⽅的不争不

抢。」

祝敏遭了我⼀顿呛⽩，脸上阴晴不定，终是没再说什么，扭头就⾛了。

我望着她的背影叹⼝⽓，将电话打给了葛伟。

我约了葛伟下班后喝酒，他的⼤恩我还没⾔谢。

微信公众号：阿乐资源库



葛伟来的时候是两个⼈，他指着⾝旁那个⽐他稍矮⼏分，眉眼间和他有些相似的男⼈向我介

绍：

「认识⼀下，我表弟郭俊，你能离婚可是多亏了他。」

我打量了郭俊两眼，突然想起了什么，问道：

「那天在⺠政局⻔⼝，开红⾊宝⻢的就是你？」

郭俊笑笑，说：「彭哥，好眼⼒。」

三⼈坐定，话茬打开，郭俊对着我诉苦：

「彭哥我可真佩服你，在那样的家⾥忍了⼗多年，我这两个⽉都受不了了，你是不知道，我

当时只是客⽓客⽓，说有需要帮忙的地⽅尽管喊我，结果这⼀天天的，不是修下⽔道，就是

修灯，简直成了他家的御⽤劳⼒。」

我笑：

「那是，⼈家是把你当成新⼥婿来看待的，准备⽀⾛我就让你⾛⻢上任，不得多考验考验你

吗？」

「哎可别说了，都是我哥给我安排的这个苦差事，你要是再不离婚，我估计都要腰肌劳损

了。」

葛伟笑着敲他的头：

「谁叫你⼩⼦不务正业呢，我当时找了⼀圈，就只有你闲着没事做，可不就轮到你头上

了。」

我举起酒杯，对着⾯前⽃嘴的⼆⼈说道：

「⼤恩不⾔谢，你们算是帮我脱离苦海了，不然我⻣头都剩不下。」

葛伟端着酒杯正要喝，听我这话⼜将酒杯放下，叹了⻓⻓的⼀⼝⽓：

「可惜了，那样⼀个花季⼥孩，不知道能不能醒过来，熊孩⼦真的是个⼩恶魔啊。」

他将酒饮下，突然话锋⼀转：



「你不好奇我们是怎么做到让祝敏⼼⽢情愿离婚的？」

我说：「不好奇，我⾃⼰都已经猜到了。」

是啊，就在今天祝敏来找我借钱，不⼩⼼说出拆迁这个词的时候，我就猜了个⼋九不离⼗。

她不是爱财吗？那就从财上给她下套，再找个⼩鲜⾁时不时地在跟前献个殷勤，吹个⽿边

⻛，祝敏⼀时春⻛得意，还能记得我是哪根葱？

葛伟通过⼀场交通意外让表弟郭俊和祝敏邂逅，相识，互留微信，时常联系。

热情的郭俊会时常接祝敏上下班，会帮她做⼀些费体⼒的家务事，正好填补了我离家后的空

⽩。

然后郭俊将⼀张 PS 过的拆迁规划图状似⽆意地透露给祝敏看，河东路菜市场赫然在拆迁规

划内。

其实关于河东路菜市场，许多年前就有⼩道消息在散布这⾥将要拆迁，但⼀直没得到过官⽅

的正⾯回应。

⽽这次郭俊拿出那样⼀张看似官⽅的图来，并且信誓旦旦地说这是他⼀个在政府部⻔⼯作的

同学悄悄透露给他的，属于绝对机密，绝不能外传。

祝敏觉得，就算冲着她⾯前郭俊那张严肃⽽认真的脸，这消息也绝对可信，那条传⾔了四五

年的关于拆迁的消息，或许真的要成事实了。

她即将有数不尽的钱财，还有眼前这个⽐我体贴听话数倍的郭俊，再不抓紧离婚，留我等着

⽠分拆迁款吗？

所以她才会那么迫不及待地，慷慨地和我离了婚。

然⽽机关算尽，不想还是落⼊了旁⼈的圈套。

喝到微醺，店⾥客⼈多起来，家⻓⾥短也多起来。

斜对桌坐着的是两个中年模样的⼈，⼀边⽤巴掌重重地拍着桌⼦，⼀边义愤填膺：

「那⼀家⼈真不是东西，出这么⼤事，他们居然带着那个兔崽⼦跑了，简直是没有⼈性！」

「真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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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跑了，两⼝⼦带着那个⼩王⼋羔⼦连夜就跑了，他家那闺⼥因为有事耽搁了，第⼆天也想

跑，被⼈给堵家⾥了，现在把房⼦也卖了，四处凑钱给⼈看病。」

「造孽啊，现在的孩⼦简直太可怕了。」

「那还是得怪家⻓，家⻓不负责任，孩⼦可不就是随⼼所欲。」

我思索⽚刻，饮尽了⼿⾥的最后⼀杯酒，掏出⼿机，给祝敏转过去五万块钱。

不为别的，就为了那个躺在重症室⾥的遭遇这场⽆妄之灾的陌⽣⼥孩能及时的救治下去。

盐选专栏

「熊」出没：逆⼦不教，家庭之祸

⼩呀⼩猫咪

共 12 节

会员专享 ¥19.90 加⼊书架 

https://www.zhihu.com/xen/market/remix/paid_column/1365265326297391104?entry=qa
https://www.zhihu.com/xen/market/remix/paid_column/1365265326297391104?entry=qa
https://www.zhihu.com/question/285105011/answer/1836563482

